
第一章 

「本屆第一名的是……良木祺！」 

在評審宣佈得獎者姓名的瞬間，全場爆起掌聲，一道瘦小的身影走向舞台中央，

接過獎牌高舉，笑吟吟的接受眾人的喝采。 

光是這個片段元崇斌都不知重播幾次了。 

他記得三年前第一次見到良木祺時，看對方一頭微鬈的短髮，長得秀氣秀氣的，

也不太跟人講話，安安靜靜，感覺放在人群中會輕易被淹沒，一點也不像什麼厲

害的甜點師。 

誰知道，良木祺一接觸甜點烘焙就像是變了一個人，專注且散發光芒。 

那一次評審宣佈名次時，個子明明很矮的良木祺站在領獎的台階上硬是高了他一

顆頭，而後的第二年、第三年……每次他們都有參加比賽，最後的頒獎畫面像是

錄影重播一樣，除了身材變高一些，領獎時良木祺都站在他的身邊，依舊高舉冠

軍獎牌笑瞇一雙眼。 

這樣平凡無奇的少年，自己竟然一次都沒有贏過他，無論是翻糖蛋糕、手工甜點、

巧克力工藝，彷彿良木祺是他永遠無法突破的障礙！ 

影片是去年的比賽畫面，正好播放到記者拍照的環節，他記得當時良木祺抬眸與

他對視，看到那晶亮的彎彎眼、甜甜的笑，他怔愣了一瞬，接著別過臉避開。 

之後他開始研究良木祺的技法，平板電腦輪播的全是良木祺比賽的影片，無論是

對方的專注、創意、速度、動作……每一幀畫面都深深的刻在他的腦海裡，幾次

甚至夢見跟對方比賽的身影。 

助理艾邦熟門熟路地走進設備豪華的廚房，臂上掛了件外套，「總經理，準備就

緒，可以出發了。」 

元崇斌「嗯」了一聲，目光仍然盯著螢幕。 

艾邦看著螢幕中良木祺擠花的巧手，不禁感嘆，「這雙手真嫩白，跟我妹妹一樣。」 

元崇斌瞥了他一眼，「你以為一個 Beta 會開心聽到你這麼說嗎？」 

這個社會上除了男女，還有第二性別，區分為 Alpha、Beta、Omega，大約在青

春期，十八歲之前會分化。 

Alpha 跟 Omega 擁有費洛蒙，會散發出只有他們聞得到的氣味，可以透過費洛蒙

知道對方的狀態，也會互相影響、互相吸引，且都擁有發情期，Beta 則沒有。 

Alpha 被公認為體力智力都最為優越，是社會領導者，Beta 是人數最多的普通人，

Omega 則是被認為最為弱小無能，但他們無論男女都能生育。 

艾邦歉然一笑，是他比喻有誤，良木祺已經十八歲了，早就過了分化的年紀，能

參加官方比賽無疑就是個 Beta，否則自尊心超強的總經理輸給個 Omega，可不

單是面子問題了。 

「請問，直接去比賽會場嗎？」 

「先去總公司一趟。」 

「您晚些又要參加八個小時的比賽，還不如在家多睡一……」 

「我沒有放鬆的本錢。」元崇斌冷冷瞥向助理，「你知道最可怕的敵人是什麼嗎？



是比你廢的人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給你捅婁子。」 

艾邦聞言馬上聯想到元二少爺，在心裡哈哈嘲笑了聲，那個傢伙彷彿生下來就是

要搞瘋元總的，天生的紈褲子弟，沒本事卻想著獨攬大權，偏偏董事長寵他，他

也就繼續有恃無恐的闖禍。 

沒想到，元崇斌還有下文，「比你聰明的人，卻比你還要努力。」 

隨著話聲，元崇斌的視線又停駐在螢幕上，艾邦看著這幕，心裡的困惑變得更濃。 

有誰會把對手的影片一再播放，還要定格拆解研究？不知道的人還以為總經理暗

戀人家，但這不可能吧，他可是極度驕傲的人。 

元崇斌發現艾邦朝屋內觀看，他略微不滿，「看什麼？」 

看看也不行……艾邦心裡犯嘀咕，撇撇嘴。「真要說，比大少爺聰明外加努力的

人是不多。」任職手冊，記得拍馬屁，年底好加薪。 

「你真正的想法是投對胎比較重要吧。」元崇斌冷哼。 

不是嗎？艾邦露出心照不宣的笑容。 

元崇斌斜睨他一眼，便頭也不回的離開。 

 

 

「花見」是國內知名的品牌，最初是兼售咖啡茶飲的甜點店，如今已經成為國內

連鎖咖啡館龍頭，總部是兩幢氣勢非凡的商業大樓連結在一起，其中一棟共有十

七層樓，另一棟則是二十二層樓，從地下室三樓到地上十樓兩棟連通，作為百貨

商場，十樓以上除了花見集團總部辦公室，就是出租做辦公用途，而較高的大樓

頂樓是董事長元橫澈，也就是元崇斌的父親的私人公寓，但他長年不在國內。 

目前花見的最高決策者是總經理元崇斌，他與生俱來寒流般的氣場，總是居高臨

下的神情配上細長眼，讓很多人一看就怕，避之唯恐不及。 

在產品開發部幾個組長戰戰兢兢的恭送下，元崇斌和艾邦從開發部離開，準備巡

視行銷部，可踏進行銷部一眼望去整個辦公室空蕩蕩的。 

對此艾邦毫不意外，瞄了一眼神色陰沉的元崇斌，會議室就傳來一陣高喊—— 

「還要下賭注嗎？」 

元崇斌帶著艾邦過去，站在玻璃牆外，就見元起煬一腳踩在桌子上，誇張的比手

畫腳著。 

「我覺得不好說，沒有人永遠冠軍的。」 

「所以啦，要再下注的要快！啊，如果他這次拿下冠軍，我，我在胸口寫上五個

字——我愛元崇斌！你們說好不好！」元起煬高舉著手大喊。 

眾人拍手興奮大笑，有人嗚嗚的歡呼起來。 

「還要加碼裸奔！」 

「操！你有夠狠的。」 

「我賭我賭，他一定跟往常一樣亞軍！」 

「我也要！」 

「不如，去熱鬧的草原道裸奔如何？」 



這句冷冷的提議響起，眾人先是歡呼沸騰，但看清說話的人之後，嚇得紛紛噤聲

退到一旁，剩下一個元起煬。 

元起煬被走近的他的氣場輾壓，瞬間蔫了一半，原本上揚的嘴角慢慢垂了下來，

在嚴厲的目光下，他不得不爬下椅子，低垂眼瞼，心虛的不敢直視對方的眼睛。 

元崇斌看了一下時間，薄薄的唇瓣微掀，輕描淡寫說道：「艾特助，把在場的人

登記一下，業績獎金全部扣百分之二十。」 

在場的人嘩然，甚至有人哭了出來，元起煬見狀急忙拉住正要離去的元崇斌。 

「怎麼了嗎？」 

元起煬硬著頭皮說：「你不能這樣處分，我們只是玩一下而已，罰太重了。」 

「起頭的人是你，此刻還想出頭當英雄？」 

元起煬咬牙，「扣我薪水吧，他們有些人家境不好，少幾千塊就少很多。」 

「所以就理所當然的陪你嬉鬧？」元崇斌冷眼掃了在場所有的人，接著道：「我

沒開除就是手下留情了，至於你……」 

元起煬嚷嚷起來，「你沒有權力調動我的職位，這是我那去世的媽媽為我留的位

子。」 

老當益壯的父親外頭還有好幾位小情婦，要是哪天抱個弟弟回來他也不意外，只

是他的出現對幼年時的元起煬絕對是個打擊。 

父親大概也知道這件事，所以對元起煬寵愛且愧疚，而父親這份心思，讓自己不

得不承擔起養育這個巨嬰的責任。 

元崇斌暗自深吐一口惡氣，懶得跟他多說一句。 

「你也別老是說我，有本事拿個冠軍回來啊！幫花見再提升知名度。」元起煬卻

把元崇斌這樣的反應視作退讓，頓時又囂張起來，挑釁道：「要不我們來下個賭

注，要是你輸了，除了取消降薪，還要當眾喊出『元起煬你最棒』，如何？」 

元崇斌眼底透露出銳利，雖然很討厭元起煬，但不得不說這確實激起了他的勝負

慾。 

「準備好奇異筆，外頭的草原道會為你留下來。」 

元起煬走向他，「我會洗耳恭聽你的稱讚，錄成起床鈴聲也不錯。」 

「你不會有這個機會的。」 

元崇斌睨視一眼，便帶著從頭到尾在旁邊裝隱形人的艾邦自行離去。 

回到車內，元崇斌就拿起平板，將這次的比賽流程在心中模擬一遍，藉此壓抑心

中生起的不平。 

他被接進元家之後，父親但凡有什麼場合都會帶他在身邊，人人都說父親愛他才

會跟他形影不離，可他感受到的不是父愛，而是嚴厲。 

他們兩個人在一起，彷彿上司跟下屬，說的永遠都只有經營公司的事情，父親也

不管他在商業場合無不無聊，聽不聽得懂——若知道他聽不懂便是嫌棄的樣子。 

他記得有一次，當時才十歲的元起煬一回家，父親很開心的環抱他，接著送了他

稍早經過商場時特意停下挑選的禮物，疼愛地對他噓寒問暖，而他只能站在一旁

靜靜看著羨慕著。 



別說父親的擁抱了，他連笑臉都沒得到過，偏偏元起煬認為自己光是存在就破壞

了他的家庭，是搶走他一切的惡人。 

事到如今他也不會去羨慕，去追求那不存在的父愛，他只是覺得想不通這一切局

面都是他父親造成的，只針對他的元起煬令人厭煩。 

憑什麼上一輩為所欲為造成了惡果，造成了那些恩怨，最後承擔的卻是他？ 

「總經理，會場再過十分鐘就到了。」艾邦提醒著，今天比賽的會場是在Ｙ百貨

的旁邊，目前還不到十點百貨公司還沒有開。 

元崇斌淡淡的點頭，拿過一旁的衣袋打開換上，等車開到會場門口，下車的他已

穿好一身黑色的甜點廚師服，胸前用金線繡著花朵標誌，隨著陽光照射隱隱泛光，

透著尊貴輝煌。 

他身高一百八十二公分，寬肩窄腰，結實有型，長腿一邁霸氣又從容，一件平凡

的廚師服被他穿得賞心悅目。 

後面跟著的另一輛車同時下來幾個助手，他的工具和半成品一同被搬運下車。 

這次比賽的第一名會直接代表國家參加國際甜點大賽，爭奪世界甜點師傅最高榮

譽，所以賽事規定相對嚴格。 

比賽項目為綜合，裱花、翻糖、蛋糕、巧克力等等技術都要符合比例規範運用，

礙於時間考量允許先製作半成品，在報到的同時交出半成品，接著檢查器具、食

材以及確認身分，並簽下切結書，承諾一切符合大會規定，違規者將取消資格，

然後等待評審委員審核通過之後才能進入會場，之後就不能擅自離場。 

因為審核檢查相當麻煩，報到處前排了兩列人龍，元崇斌一上前排隊，眾人就注

意到他，還有他的半成品。 

「靠，你看那美人魚造型唯妙唯肖，以他過去習慣肯定會塗上大量金箔，展現有

錢人的大手筆。」 

這種含著酸意的議論元崇斌很熟悉，根本沒放在心上，只冷眼掃了一下四周，心

想良木祺怎麼還沒到？ 

很快的，前面報到的參賽者陸陸續續進場，輪到他時身後傳來急促的腳步聲，他

回頭果然見到熟悉的人影，那人左右臂膀都夾了工具，前胸後背都背了大包小包、

神情慌慌張張快步走來，可能是怕弄傷半成品，快到目的地時反倒放慢腳步動作

格外小心。 

元崇斌瞧著良木祺小心翼翼將一個方形，看起來像是水族箱，但看不出所以然的

半成品送到另一列隊伍的報到台上。 

負責幫元崇斌報到的工作人員見狀，低呼了聲，「咦！真巧，這麼多童話，你們

兩人都是選美人魚啊？」 

元崇斌不予置評的抿著嘴，側臉倨傲的低頭看向良木祺，良木祺似乎也聽到這句

話，目光越過他直接望向他身後巨大的美人魚。 

「哇！好強喔。」良木祺忍不住發出讚嘆。 

元崇斌嘴角微微上揚，豈料才高興不到三秒鐘，就聽到良木祺小聲問工作人員道：

「誰的？」 



工作人員不經意抬眼，正好瞥見元崇斌瞬間斂去笑意，細長的眼眸射出冷冽的光。 

他不禁心想，人就在旁邊，不會自己看？良木祺是神經太粗了，還是故意挑釁手

下敗將？甜點圈子也就這麼大，常參加比賽的熟面孔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元崇斌

對上良木祺必敗的事，大家更是一清二楚。 

想歸想，卻不妨礙他們辦理入場的速度。 

元崇斌盯著身高只有一百七十二公分的良木祺，不知道是不是錯覺，良木祺比上

次見面時皮膚更加白皙，尤其他彎著身子，露出一截細白的脖子簽寫切結書時，

後頸的完美弧線，緊實的皮膚貼著脊梁骨，像是輕薄的糖衣覆蓋在蛋糕體上，既

誘人又甜美。 

工作人員提醒他該簽名了，他不動聲色，飛快提筆簽名，結束後準備進場。 

「好了。」 

良木祺也簽完了，重新拎起大包小包要進入場地，而當良木祺經過元崇斌身邊時，

一股類似椰奶的香味飄來，夾雜了淡淡的綠草香氣，他愣了一下。 

這種味道很特別，兩者看似截然不同，實際上卻頗為協調，輕盈不膩，看來良木

祺這次用的材料有別以往。 

而且這股香氣，竟然引起他心裡輕微的悸動，目光不經意的跟隨著前方的身影移

動。 

走進會場就定位，主持人致詞後介紹本次的評審群，再次說明大會的規定，除了

生理需求可以上洗手間外，比賽期間場地將是關閉的狀態。 

哨聲一響，牆上的電子鐘開始倒數，比賽正式開始。 

所有人很快的進入狀況，能參與這個比賽的幾乎是職業選手或是師傅等級，每個

人都經驗老道，雖然忙碌仍然井然有序。 

元崇斌被分配到的位置剛好可以看到斜前方的良木祺，所有人都不斷來回走動，

只有他安安靜靜的坐在工作桌前不知道在雕刻什麼，又或是拿著針筒注入什麼。 

知道沒有時間讓他分心，他收回目光，準備好高台，高台底部是用巧克力做出的

仿真珊瑚礁石，他利用糖的晶瑩感，製造出海浪翻湧的壯闊，襯托浮出水面的美

人魚，性感且嫵媚，加上飛揚張狂的髮絲，美麗如水晶般的眼瞳寫滿對陸地的嚮

往，栩栩如生的魚尾延伸至翹臀，輕易勾勒出女體的完美弧度。 

元崇斌快速的為美人魚的鱗片上了金箔和珍珠粉增加色澤層次，之後還用上色素

和珍珠糖，工作量大，耗費時間頗多。 

完成近八成時元崇斌抬頭望向良木祺，好奇他的進度怎麼樣了，卻見良木祺還在

自己的位置上動也不動，而工作桌上多了大量的針筒。 

不知道在搞什麼？ 

元崇斌心裡不禁叨念，雙手卻沒有停下工作，很快的，時間只剩下四十分鐘，他

也從容的進入到最後階段，進度算是提前，只要再上一下巧克力噴漆以及最後裝

飾，他的作品就正式完成了。 

再次抬頭見到良木祺的位置上空無一人，他眉頭皺了一下，還是那四方形的水族

箱，看不出有什麼進度，但評審剛好走到良木祺的工作桌旁，好奇的看了良木祺



的水族箱，卻彷彿頗感有意思的點點頭。 

這下元崇斌更好奇良木祺到底做了什麼。 

等到巧克力噴好了，元崇斌鬆了一口氣。 

他環顧四周，參賽者們在緊要關頭根本無暇顧及其他，唯有良木祺的位置還空空

的，時間只剩下二十分鐘，如果他沒記錯，良木祺離開位置至少整整二十分鐘了。 

低頭見到自己雙手被調色過的巧克力弄得五顏六色，他頓了一下便決定去化妝室

一趟。 

他不是要找人，是雙手黏膩得很，煩人。 

為自己找著藉口，元崇斌才剛踏進化妝室，就被一陣濃郁的香氣襲擊，他一時之

間傻住了…… 

這……這是費洛蒙！原來那個乳香混雜草香的味道是費洛蒙的味道？ 

是他的嗎？ 

元崇斌往味道的來源快步走去，隔間門幾乎都是打開的，只有最後一間沒關好，

他推開門板，果然看到良木祺坐在馬桶蓋上不住喘氣，因為他的出現被驚嚇，滿

臉的無助和慌張。 

元崇斌咬了咬牙根，轉過身離開，但才走出化妝室就停了下來…… 

良木祺竟然是 Omega？那他今天的比賽怎麼辦？他這個鬼樣子怎麼回去比！ 

可惡！ 

他一咬牙，轉身回到化妝室，反手把大門給鎖了，確保不會有人闖進來，然後再

次回到良木祺面前。 

他沉聲問：「你的抑制劑呢？」 

良木祺難受的搖頭，「我今天才、才知……所以沒有……」這個人的出現似乎催

化了身體的反應，要怎麼讓他離開？ 

「你怎麼這麼晚才分化？」 

「我、我也……不知道……」良木祺被發情的感受侵蝕難以說話，他不斷的張嘴

喘息，緊握拳頭，強忍著一波又一波的生理渴求。 

元崇斌知道 Omega 發情拖久了，對身體容易造成損傷，這也是他們短命的原因

之一，眉頭不禁皺得更深，思索解決之道。 

見良木祺無力的仰頭靠在後頭牆壁，白皙的臉透著紅潮，耳朵紅得彷彿要滲出鮮

血般。晶瑩的眼瞳閃著迷離，身上散發的香氣正一點一點勾引人，元崇斌一陣血

氣洶湧。 

Omega 和 Alpha 是相互影響的，他知道自己現在的反應是費洛蒙在作祟，但他一

步也不想離開，甚至……他想要他，非常非常想要他，越來越渴望…… 

儘管理智叫囂著不行，身體卻已經被本能所掌控，元崇斌上前將良木祺拉進懷裡，

在他耳畔低聲說：「聽好，我幫你臨時標記。」 

他的話像有撫慰人心的魔力，身上散發的雪松氣味讓良木祺軟軟的倒進他環抱中，

乖巧的宛如小貓，依靠在主人的胸膛裡。 

元崇斌撫摸他略帶滾燙的後頸，深吸一口氣便朝著管腺位置咬了下去。 



「嗯……」良木祺不自覺握緊元崇斌的手臂，吃痛的皺起眉頭，可是又有一種身

體的急躁被撫平的感受。 

元崇斌感受良木祺在他懷裡顫抖，白嫩的後頸觸感讓他欲罷不能。 

兩人的氣息在溫潤的光暈下悄悄的合而為一。 

良木祺緊抓的手逐漸放鬆，順服的掛在元崇斌的臂彎上，迷離的眼神也開始聚焦

起來，慢慢恢復神智。 

沒多久，良木祺拍拍他，小小聲的提醒，「……我、我好了。」 

像是沒聽見，元崇斌毫無反應，逼得良木祺再次拍了拍他。 

元崇斌這次放開了他，只是抬起的臉滿是嚴肅，「你這樣很危險，下次記得帶抑

制劑。」 

良木祺也是心有餘悸，乖乖應了聲，「嗯。」 

「快去完成作品，剩不到十分鐘了。」說完，他逕自轉過身到洗手台洗手，不再

去看良木祺，「你放心，我不會告訴主辦單位的。」 

他不想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他要的是和良木祺堂堂正正的較量。 

元崇斌極力控制表情，裝作若無其事，從鏡中反射見良木祺狼狽的離開化妝間，

心裡不禁鬆了一口氣，沒想下一秒良木祺又回頭，使得他心裡不禁咯噔一聲。 

就見良木祺來到自己身前恭恭敬敬的九十度鞠躬。 

「謝謝，對不起，給你添麻煩了……」 

元崇斌無言的望著飛奔離去的背影，對他最後的道歉感到不悅。 

對不起什麼？有什麼好對不起的？真是莫名其妙。 

 

這到底是什麼費洛蒙？又是乳香又是清草味的。 

嘖，怪人怪味。 

元崇斌悠然的走回會場，來到自己的工作桌時，還忍不住聞了聞身上殘留的餘香。 

時間進入最後倒數，所有參賽者都將作品端上工作桌，由評審一一審視。 

以童話為主題的大賽，作品五花八門，爭奇鬥豔，當然縱觀全場，最出眾的自是

元崇斌的「出海美人魚」，柔美之中帶著霸氣，無論在壯闊上或是工藝上，無一

不精美，就連評審都忍不住讚嘆，反觀良木祺的作品，比所有人都小，感覺也不

起眼。 

等評審們評分完其他人後，最終來到良木祺的工作桌。 

良木祺略微緊張，連忙把作品外圍保護層打開，作品全貌展現時，眾人一陣驚呼。 

他用高度透明的果凍膠造了個深海世界，利用果凍的特性以針筒將色素注入，創

造出許許多多生物，錯落有致的魚群包圍著絕豔的珊瑚、飄揚的海草，仿真程度

令人嘆為觀止，而主人翁美人魚飄散飛舞的長髮遮住大半張臉，露出精致的下巴，

微開的紅唇、大量的珍珠淚散落在廣大的海洋，正朝著海底游去。 

而果凍體外的沙灘由起司蛋糕作基底，上頭灑滿了餅乾碎，翻糖製作的王子則像

是企圖穿透海洋的界限，張開的雙手被海水排除在外，無論如何都進不去，紊亂

的髮絲，被汗浸濕，緊貼在後悔的臉龐上。 



故事氛圍強，張力感十足，良木祺的作品一出讓人不得不佩服，小小年紀的他真

的天生吃這行飯的。 

評審們進入了激烈的爭辯，雖然良木祺的作品很精采，但元崇斌的也不差。 

突然一位資深評審走到元崇斌的作品旁隨手掰了一小塊魚鱗放在嘴裡，然後又挖

了一小角良木祺的海洋，在分別嘗過之後，把自己的結果道出。 

其他的評審中，有人點頭，有人不以為然。 

那資深評審漫步走到元崇斌面前問：「你覺得，甜點對你來說是什麼？」 

「是工藝之極致，愉悅之禮物、寓意之幸福，以及完美的句號。」元崇斌回答得

相當有自信。 

資深評審點點頭，側頭問良木祺，「你呢？」 

良木祺沒想到會被問這個，愣了一下才答，「就、就……吃啊！」 

在場的人不禁笑了出來。 

資深評審微笑，「為什麼呢？」 

「為、為什麼？甜點就是做出來給人吃的啊，當然……好看也很重要。」 

評審們決定先到會議室房間進行討論，統合意見，其他人則趁機觀察對手的作品。 

不一會結果出來了，主持人一手拿著信封，一手拿著麥克風，滿臉欣喜的來到舞

台的正中央。 

「各位，比賽結果出來了，這次真的很激烈，冠亞軍僅一票之差！現在我來宣

佈——」 

主持人接著就拆了信封套，拿出卡片，故意環顧一圈吊足大伙的胃口，最後深深

吸了一口氣說：「恭喜！冠軍得主是良木祺！」 

良木祺開心的上前接過獎杯和高額獎金支票，這等於拿到了代表國家出國比賽的

資格，沒有什麼比這更讓人振奮。 

這時一旁一名參賽者皺起了鼻子，感到困惑，他朝良木祺張望一眼，感覺那古怪

的味道是在良木祺經過時聞到的。 

「恭喜。」元崇斌極有風度地對回到原地的良木祺致意。 

良木祺笑了，他也覺得他的美人魚好好看哦，這個人不只人很好地幫了他，做甜

點的技術也很好……要怎麼跟他認識，怎麼跟他道謝？ 

良木祺向來不善於交際，緊張的擦擦手汗，用眼角餘光偷瞄著元崇斌，想尋找元

崇斌臉上的特徵，哪怕淺淺的疤，或是一顆痣都好，至少下次見面時就可以認出

他來。 

可是元崇斌臉上乾乾淨淨的，他開始有點慌，他深吸一口氣，叫自己冷靜，卻嗅

聞對方的費洛蒙。 

應該是雪松香，淺淺淡淡的……良木祺摸摸後腦杓，努力地想該怎麼找話題。 

喔，對了！ 

良木祺靈光一閃，他可以先介紹自己啊，於是從口袋拿出名片，卻意外發現折到

了。 

慘了，這會不會很失禮？ 



他東翻翻西翻翻，口袋裡還真的只剩這一張，沒辦法了，他極力撫平名片，並雙

手高舉遞給元崇斌，努力微笑著。 

「給、給給你……」 

元崇斌瞄了一眼，淡淡地說：「我知道你是誰。」 

不說小傢伙在甜點界還算是小有名氣，就說他輸了那麼多次也不可能不知道他是

誰，這名片就不需要遞了吧。 

良木祺一愣，紅著臉低下頭，舉到半空中的手尷尬的收回，隨即又嘴唇動了動，

「我、我呃……謝……」 

「少跟我說謝謝對不起之類的，我幫你不過是一時興起。」 

良木祺再次愕然，腦袋一片空白，他不知所措的揉著手指，不敢看著元崇斌，他

的語氣冷淡，聽起來好似不高興。 

他做錯什麼了嗎？ 

頓時，他們之間的氣氛凝結，難以呼吸。 

真是受不了！元崇斌內心翻了白眼，深深吸一口氣，「難道你就不會問我……」 

話還沒說完就被大會的工作人員打斷，他們召集了記者準備開始賽後訪問，得獎

的作品被搬到大廳架好的高台上，供記者拍攝和一般觀眾觀賞，接著在鎂光燈不

斷的閃爍下，展開一連串的訪問。 

 

 

黑藍的天空下，街道的霓虹招牌逐一點亮。 

艾邦知道他又輸給了良木祺心情可能不是很好，也留意到記者會時元崇斌擺了整

場臭臉——雖然平時表情也沒好到哪裡去。 

「沒關係啦！輸久了就會習慣。」 

元崇斌已經懶得回應，他只想閉目養神。 

「我直接送你回住所。」 

「為什麼不回總部？」他手臂靠在額頭上，已經習慣艾邦狗嘴裡吐不出什麼好話

了。 

「呃……你忘了『我愛元起煬』。」 

原本疲憊的眸子，頓時睜開，艾邦透過後照鏡看他微微驚愕的樣子，便知道他真

的忘得一乾二淨。 

元崇斌此時想起跟元起煬無聊的賭約，心情盪到谷底。 

「好吧，先回去。」 

房車一個轉彎，鐵門一開，就見家裡大門前早已聚集一大批人。 

元崇斌心裡一凜，警鈴大作。 

能讓保全人員喪失守門功能的，也大概只有元起煬了。 

該來的總是會來，他不等人替他開門便俐落下車，大步邁開朝元起煬走來。 

「怎麼？下班沒地方去了嗎？」 

「就算再忙也要來看你履行賭約啊！」元起煬痞笑，為了這一刻，他還特地叫了



所有的朋友和同事過來。 

他漠然的瞄了一下在場的人，不得不說，在人緣上，他確實不如元起煬。 

元起煬乘勝追擊，「我也是替你感到可惜，一票之差，如果是冠軍，我絕對遵守

承諾裸奔的。」 

元崇斌沉默。 

眾人此時拿起手機，準備預錄元崇斌的聲音，元起煬更是將手機抵在元崇斌的嘴

邊，露出不懷好意的笑容。 

元崇斌思緒動得飛快，當下有了主意。 

每個人都有把柄，元起煬一向風流，可跟元起煬上床的 Omega，不是每一個都

是自願的，他有一堆的證據。 

雖然這時間點拿出來有點可惜，但就算是要認輸，也不是這個時候。 

他正要開口，卻被艾邦不敢相信的聲音打斷了。 

「總經理，您是冠軍了。」 

所有人皆感到困惑。 

元崇斌非但沒有欣喜，反而沉了臉，「怎麼一回事？」 

「剛剛競賽主辦單位來電，良木祺被人舉報說是違反大會規定，查證屬實，是以

取消冠軍資格，由您遞補上去。」 

艾邦話一出，眾人一片嘩然。 

元起煬語氣嘲諷，「哇！艾特助，你這個謊言說得不錯，想幫你的老闆脫險啊？」 

「是真的。」艾邦嚴肅了起來，點開平板，找出新聞，主播的聲音響起，說今日

舉行的甜點比賽結果遭到抗議，原冠軍被質疑違規，攸關後續國際比賽的資格，

主辦單位嚴格追究，經查證此人是 Omega，沒有事先告知，因此被消取資格。 

元崇斌一怔，他連忙接過艾邦的平板，看著良木祺的作品，那個令人驚豔的海底

美人魚被工作人員急忙從高台撤了下來。 

元起煬見竟然是真的，不滿地說：「艾邦，你不會晚一點拿過來啊！」 

元崇斌臉色難看，小傢伙是先簽了切結書，再發現自己是 Omega 的，這原就有

爭議的空間，況且良木祺又是好手中的好手，照理來說不是不能通融，可是，主

辦單位竟連一點點情面也不給。 

此時，元起煬悄然從他身邊溜過，他毫不客氣一把抓住。 

「等等。」 

元起煬尷尬假笑。 

「奇異筆呢？」 

「哈哈哈哈……不巧，我沒帶。」 

「沒關係，我不介意，該脫的還是可以脫。」元崇斌冷笑起來。 

元起煬看了看周遭的人，忍了忍不爽，帶點求饒地說：「你不會真的那麼狠吧？」 

「你說呢？」元崇斌對他笑了一笑，交代艾邦，「你留下來拍，記得傳給我，我

先走。」 

艾邦接到任務，故意好心說：「元先生，放心，我會幫你上馬賽克的。嗯……看



是要大一點的還是要小一點的？」 

元起煬恨恨地說：「脫就脫，誰怕誰！」 

很快的，他脫了上衣，拿在手上甩啊甩，光是這個舉動就引起眾人的沸騰。 

而相對於大門口的喧鬧，屋內安靜得可以聽見呼吸聲。 

看著廚房，元崇斌沒有贏的喜悅，只想著突然喪失代表國家出賽資格的良木祺一

定大受打擊，不知道他今晚該怎麼過？ 

 


